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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语及其周边方言
’

张 振 兴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

提要 本文指出闽语有统一性和分歧性两个方面
。

讨论闽语时要注意闽语内部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分

歧
。

同时
,

主要以词汇举例
,

说明闽语和周围的吴语
、

粤语
、

客家话都有密切的关系
。

具体说来
,

东部闽

语和南部吴语有不少共同点 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有不少一致之处 南部闽语跟粤语
、

客家话都有明显

的关系
。

关键词 方言 闽语 吴语 粤语 客家话 相互关系

壹 闽语的定义

在汉语诸方言中
,

从有无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来说
,

可以分为两大类
。

一类是地域

特征和方言特征显著的方言
,

例如 中国语言地图集 》 晋语图
,

指出
“

晋语指山西省及其毗邻

地区有入声的方言
。 ”

是官话之六图
,

讨论西南官话的分布
,

指出
“

古入声今读阳平的是西南

官话
,

古入声今读入声或阴平
、

去声的方言
,

阴平
、

阳平
、

上声
、

去声调值与西南官话的常见调值

相近的
,

即调值与成都
、

昆明
、

贵阳〔
、

重庆
、

武汉
、

桂林 〕等六处调值相近的
,

也算是西南官话
。 ”

是吴语图
,

说明
“

古全浊声母多数点今仍读浊音
,

与古清音声母今仍读清音有别
。

古帮涝业

〔 ’
、

端透定〔
‘ 、

见溪群
‘

今音在发音方法上三分 ⋯⋯这是吴语最主要的特

点
。 ”

在讨论客家方言特点的时候
,

黄雪贞 认为
“

客家话声调的特点在于古次浊上声与全

浊上声都有读阴平的
” ,

这个特点可以作为客家话区别于其他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
。

因此
,

晋

语
、

西南官话
、

吴语
、

客家话都属于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的方言
。

湘语
、

赣语
、

官话方

言中的东北官话
、

北京官话
、

中原官话
、

胶辽官话
、

兰银官话
、

冀鲁官话和江淮官话大致上也属

于这一类方言
。

另一类是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不显著的方言
,

闽语
、

粤语
、

徽语
、

平话大致上都

属于这一类的方言
,

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几句话概括地说出它的地域特征或方言特征
。

中国语

言地图集 》 闽语图只讨论内部各区的方言特征
,

有意避开了闽语共同的方言特征这一问

题
,

笔者当时认为这是一个难题
,

应当留着进一步讨论研究
。

最近二十年来
,

随着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深入讨论
,

研究闽话的学者纷纷探讨能够概括闽

语的方言特征
,

来回答
“

什么是闽语
”

这个看似简单实际很难的问题
。

黄典诚 讨论闽语的

, 本文原是一个详细提纲
,

曾在 年 月 一 日于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第六届闽语学术研讨会上

宣读
。

年 月 日一 月 日
,

作者应邹嘉彦教授之邀
,

到由他主持的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

究中心进行学术研究
,

是以改写成本文
。

这里特向邹嘉彦教授
,

以及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的有关

人员表示赫谢
。

张振兴
,

生于 年
,

福建省漳平市人
。

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
,

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

生院教授
。

著有《台湾闽南方言记略 》
、

《漳平方言研究》等著作以及论文多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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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征
,

提出八条语音标准
,

三十五个 口语常用字
。

显然这是缺乏概括性的
,

而且其中的有些标

准跟周围其他的汉语方言有交叉
,

不是闽语方言区别于周围其他汉语方言的唯一特征
。

例如

古非敷奉三母字今白读〔
一

〕或〔
‘一

〕
,

古知撤澄三母字今白读卜 〕或 ’
一

〕也见于周围大多数的客

家话和部分的吴语或粤语 站立说
“

椅
” ,

是闽语
、

粤语
、

客家话
、

南部吴语的共同词汇成分
,

并非

闽语所特有
。

罗杰瑞 根据闽语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
、

塞擦音时
,

多数读为不送气清音
,

少数读为送气清音的事实
,

提出十二个字作为闽语的鉴别字
。

假如某个方言
“

啼一哭头糖叠
”

四

字读送气清音【
, “

蹄铜弟断袋豆胆毒
”

八字读不送气清音【
,

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
。

这个

见解显然有很大进步
,

李荣先生 对此作了肯定
。

不过这条语音特征需要做一些补充
。

一

是这十二个字并非所有闽语习见的口语常用字
,

例如
“

腹
”

广韵 》去声 田候切
“

项脏
” ,

当作脖

子解
。

厦门脖子叫
“

额颈
” , ,

只有上吊自杀有人说
“

吊腹
” 卜 二是碰到

海南闽语或雷州半岛某些闽语方言时
,

必须另作说明
。

例如海 口方言今无送气的塞音或塞擦

音
,

古定母字
“

啼头糖叠
”

四字今读【
一

〕声母
。

必须说明
,

像海 口这一类的闽语方言
,

来 自定母

字今读清擦音【 声母
,

相当于其他闽语方言的【 声母
。

参照罗杰瑞所提出的闽语语音特征
,

我们可以再提出
“

图
、

膺
、

鼎
”

三条 口语常用词语
,

作为

闽语方言词汇的共同特征
。

以下比较福州
、

厦门
、

建贩
、

永安
、

海 口
、

雷州六处这三个常用词的

读法

福州 厦门 建匝 永安 海 口 雷州

图
‘ 习 仁 巨 〔 习 习 ‘ 〔

膺
‘ , ‘ , ‘ 。, ‘

。
, , ‘ ,

鼎
‘

叼
‘ 直 ‘

明
〔

现在再做一些说明
。

图
,

集韵 》上声童韵九件切
“

闽人呼儿 曰国
” ,

唐
·

顾况写有
“

图
”

诗
,

并 自作题注
“

田
,

音

赛
。

闽俗呼子为图
,

父为郎罢
” ,

诗中有
“

图生闽方
”“

郎罢别图
”“

图别郎罢
”

等语
。

闽语各地方

言今仍管儿子叫
“

图
” ,

或作为子辈称呼的通用字眼儿
,

例如福州总称儿子和女儿叫
“

男女图
”

。、‘ , 明 , ,

对孩子的昵称叫
“

图命
” 习 习。 海 口泛称子女 叫

“

图儿
”

【 〕
,

泛称子孙叫
“

图孙
”

〔 们
。

在笔者所看到的方言记录中
,

除了闽语以外
,

还

没有发现有其他的汉语方言有这种说法的
。

闽语周围的方言中
,

吴语说
“

儿
”

说
“

因
”

或说
“

子
” ,

例如温州管儿子叫
“

儿
”

心、
,

上海管小孩儿叫
“

因
” 。刁 ,

管男孩儿叫
“

子
” 仆 刁 卜 ,

管

女儿叫
“

因儿
” 。刁 助朴

。

赣语说
“

怠
” ,

如南昌说
,

男孩儿就叫
“

男患子
” 。

·

·
,

又叫
“

患哩 子
”

· ·

、 。

客家话说
“ ”

或说
“

子
” ,

例如梅县管儿子叫
“

赖儿
”

口 、
,

长汀叫
“

子
” 劝 。

江西的于都也叫
“

子
” 。 ,

还有
“

大子
‘

, 、 。、细子
。、晚子排行最小的儿子 直。 。、契子 。‘ 」

· 、

义子 仆 、
·

, ’

等说法
。

粤语大多数地方说
“

仔
” ,

例如广州管儿子就叫
“

仔
”

【 前 , 〕
。

粤
、

客方言叫
“

仔
”

或
“

子
” ,

跟赣语南昌话和其他一些

方言的
“

怠
”

来历其实相同
。

膺
,

闽语各地方言管整座房子叫
“

膺
” ,

或作为与房子有关的事物叫名的通用字眼儿
,

例如

厦门管祖传的
、

规模较大的房子 叫
“

膺宅
” ‘ 劝卜 ‘ ,

管单间的住房 叫
“

膺 间
” ‘ 」卜

〕
,

管用稻草或茅草搭盖的屋子叫
“

草膺
”

’ 、 ’ 劝
。

福州管一种结构简单
,

前后门相

通的房子叫
“

盾图
” ‘ 」卜 明 , ,

管没有摆设的空房子叫
“

膺壳
” ‘ 」卜 ‘

万知
。

海 口

方言嘴里说 〔
’

〕
,

书面上写作训读字
“

室
” ,

房子也叫
“

室头
”

〔 。 或
“

房室
”

〔 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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刁
。

根据海 口方言跟其他闽语方言的对应规律
,

训读字
“

室
”

在来历上有两种可能
,

一是相

当于福州
、

厦门等地的
“

膺
”

一是《广韵 》去声有韵似枯切的
“

帕
” “

山有穴曰帕
” ,

但声调不合
。

在笔者所看到的方言记录中
,

除了闽语以外
,

在闽语周围的吴语
、

赣语
、

客家话
、

粤语中或其他

汉语方言中也未见有这种说法的
。

例如吴语上海叫
“

房子
” 刁 卜 ,

温州叫
“

屋
”

们
,

宁

波可以叫
“

屋
” , “

房屋
” 刁 游 ,门

,

也可以叫
“

房子
” 刁、 。卜 。

赣语
、

客家话和粤语

几乎都叫
“

屋
” ,

例如南昌说
,

梅县 或
“

屋舍
” 、 ,

江西于都
,

广州

等等
。

这里顺便说说
,

闽语通用的
“

膺
”

字
,

广韵 》去声暮韵仓故切
“

置也
” ,

大概不是本

字
。

闽语方言中常见细音的读法
,

如上引永安的 ’。
, ,

海 口的
,

〕
,

建匝的 ’了 〕
,

又福建

尤溪读
‘ ,

〕
,

松溪读 ’ 〕
,

这些读法不符合古合口一等字
“

膺
”

字在闽语方言里的古今语音

演变规律
。

综观闽语各地方言的读音
,

其本字可能是今读去声的
“

处
”

字
,

广韵》去声御韵昌据

切
“

处所也
” 。

但是
“

詹
”

字通行闽语各地
,

同时又是一个最常用的地名字
,

方言研究在字形上

应当遵从
“

名从主人
”

的原则
,

仍以写作
“

膺
”

字为宜
。

鼎
,

闽语各地方言管一种做饭用的锅叫
“

鼎
” ,

也作为与此有关的事物叫名的通用字眼儿
。

鼎是一种铁铸的锅
,

有大
、

小之分
,

宽 口
,

弧圆底
,

有双耳
。

旧时厨房用具不讲究
,

常常一鼎多

用
,

小的鼎既用来烧饭
,

也用于炒菜
,

现在农村烧饭炒菜多分开用具
,

鼎大概多用于炒菜了
。

例

如福州统称铁锅叫
“

鼎
”

训
,

灶台上放鼎用的环形座儿叫
“

鼎窝
” 习孔 。 ,

炯饭时紧贴

着鼎的焦了的一层饭叫
“

鼎巴
” 习, ,

鼎的盖儿叫
“

鼎片
” 习月 ‘一

叨
,

鼎的外

底或灶 口上的烟子叫
“

鼎烟
” 习、 习 。

厦门管锅巴叫
“

鼎疤
” 岌、 ‘ 、 ,

把多用于做铁

锅的一种铸铁叫
“

鼎敛
”

【 且、「 了们
。

值得注意的是
,

《福州方言词典 》和《厦门方言词典 》在
“

鼎
”

之外还收入了
“

锅
”

字的条 目
,

说明这两个地方鼎与锅不同
。

福州的
“

锅
”

【 习指铝锅
、

沙锅等非铸铁制的炊事用具
,

也指盛酒
、

菜等用的陶器
,

把铝锅叫
“

锅锅
”

【 。非 。们
,

又叫
“

轻锅
”

〔
‘

们
一

习 。 〕
。

厦门鼎与锅的差别与福州不一样
,

铝制的陶制的叫锅不叫鼎
,

铝锅

叫
“

沙麓锅
” , ,

沙锅叫
“

堡锅
” ‘。。 ,

但 口语里说
“

锅仔
” , 、 多指铝锅

、

沙锅
,

也可以指很小的小铁锅
,

又说
“

姓锅
” 了一 习用来泛指铁锅

。

不过
“

补锅补鼎
” ,

锅与鼎

还是分得很清楚的
。

海 口
“

鼎
”

字 口里说【 刀
,

书面上却常写作训读字
“

锅
” ,

所以 口语里不

像厦门一样区分锅与鼎
,

即使铝制的锅也叫
“

铝鼎
”

【均 们
。

在我们所见的闽语周围的吴

语
、

客家话
、

粤语或赣语的记录材料中
,

只在《于都方言词典 》和《南昌方言词典 》中见到有关
“

鼎
”

字的说法
。

于都方言词典 页有
“

安鼎
”

【 、 到一条 安字下加圆圈点
,

表示同音

字
,

注为
“

灶台紧靠在铁锅边的烧开水的器具
” ,

这个跟闽语中的
“

鼎
”

多少有些关系
,

但还是不

同的
。

锅在于都叫
“

镬头
” 闷 ‘ , 。

《南昌方言词典 》 页有
“

鼎罐
” 。 一条

,

注为
“

一种生铁铸成的煮饭的锅
,

形状有点像钵
,

锅的上缘有两个铁丝弯成的提手
。 ”

这个用法

跟闽语的
“

鼎
”

最接近
。

不过南昌通用的说法还是
“

锅
”

〔 刁
,

管用铸铁浇注成的锅叫
“

生铁锅
”

〔 甲
‘

山 。、 吴语方言中有的只说
“

锅
” ,

有的只说
“

镬
” ,

有的地方既用
“

锅
’,

又用
“

镬
” ,

分

派的用处都不同
。

上海老派
“

镬子
” 。 刁 或 助妇 孔 〕指敞 口

、

倒锥形的锅
“

锅子
”

〔 、「 叭 〕指较深
、

平底的锅
,

不过现在一般
“

镬
” “

锅
”

不分
,

多说
“

镬子
”

了
。

温州通称
“

镬
”

且 ,

但铝制的平底锅叫
“

铅锅儿
” ‘ 。卜 , 勺、卜

。

粤语都说
“

镬
” ,

例如广州 」 。 客

家话有的说
“

镬
” ,

例如梅县〔 」有的说
“

镬头
” ,

例如上举江西于都
。

但我们注意到
,

据罗听

如
,

远离闽语地区的湖南新化
,

既用
“

鼎
”

字
,

又用
“

镬
”

字
。

锅碗瓢盆统称为
“

鼎镬家几
”

月 。 , 」 刁 ,

炒菜的锅子叫
“

镬
” ,

煮饭的锅子叫
“

鼎
” 刁 ,

大铁锅叫
“

麻镬
” 刁

·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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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 ,

沙锅叫
“

沙鼎
” 日 刁 ,

菜锅盖叫
“

镬盖
” 。 ,

,

饭锅盖叫
“

鼎盖
” 刁 , 。

,

固定在

煤火灶旁边热水的锅子叫
“

口鼎
” 。 。 , ,

铝锅子叫
“

镇铁鼎仔
” ‘ , 刁 , 。

,

又

叫
“

洋铁鼎仔
”

〔 刁 ’ 刁 、 , 。
。

总之
,

新化方言
“

鼎
”

字的用法十分普遍
,

跟闽语方言几

乎完全相同
。

新化方言属于湘语娄邵片
,

也许还有其他的湘语方言也有
“

鼎
”

字的说法
,

值得仔

细调查
。

以上
“

田
、

膺
、

鼎
”

是三个通行闽语各地方言的口语常用词
。

从现有资料来看
, “

图
、

膺
”

均不

见于其他汉语方言
,

我们把它们叫做闽语方言严式特征词
。 “

鼎
”

虽然见于周围的于都
、

南昌方

言
,

但语义上和闽语方言的用法有明显距离 新化方言的
“

鼎
”

虽然在语义上和闽语相同
,

但跟

闽语方言在地域上有明显的距离
,

我们管
“

鼎
”

叫做闽语方言的宽式特征词
。

这些特征词可以

成为判别闽语和非闽语的最重要根据之一
。

当然
,

闽语的特征词不只这三个
,

还可以找出另外

的特征词
。

例如闽语各地方言管脚叫
“

散
” ,

《广韵 》又作
“

跤
” ,

肴韵 口交切
“

胫骨近足细处
” ,

汉

语其他方言都叫
“

脚
” 。

从语音上来说
, “

咬
”

字可能也是闽语的特征词
。 “

咬
”

字又作
“

敏
” ,

汉语

方言中包括官话
、

吴语
、

粤语
、

客家话
、

赣语
、

湘语都来自《广韵 》上声巧韵五巧切
“

备也
” ,

是一

个古疑母字
。

但闽语跟其他方言不同
,

都来自《集韵 》上声巧韵下巧切
“

餐骨
” ,

是一个古匣母

字
。

现在
,

可以结合罗杰瑞 提出的闽语十二个鉴别字读音
,

进一步完善闽语的定义
。

假

如某个方言
“

啼头糖叠
”

四字读送气清音【
, “

蹄铜弟断袋豆短毒
”

等八字读不送气清音【
,

并

且管儿子叫
“

图
” ,

管整座房子叫
“

膺
” ,

管锅叫
“

鼎
” ,

那个方言可能就是闽语
。

用这个定义检验

中国语言地图集》
、

两幅图里闽语区域的方言点
,

包括邵将区里的方言点
,

大概没有什

么间题
。

贰 闽语的分歧性

汉语方言有统一性的一面
,

又有分歧性的一面
。

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
,

从东部的

南京到西部的乌鲁木齐
,

纵横数百万平方公里
,

包括好几亿人 口
,

人们互相之间的通话没有太

大的困难
,

这是统一性的一面
。

但是我国的东南地区
,

大致上包括长江中下游以南
,

京广线南

段两侧以东的大片区域
,

方言种类繁多
,

分歧很大
,

所谓
“

五里不同俗
,

十里不同音
” ,

这是分歧

性的一面
。

对整个汉语方言的这种评价
,

同样适用于评价闽语
。

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
,

很好地说明了

闽语内部统一性的一面
。

至于说到闽语的分歧性
,

那是显而易见的
。

中国语言地图集 》

闽语图把闽语分为闽南
、

莆仙
、

闽东
、

闽北
、

闽中
、

琼文
、

邵将七个区
,

各区之间的互相通话都是

有很大困难的
。

即使同一个区里方言片
、

方言小片
,

甚至同小片不同方言点之间的互相通话也

会发现不少障碍
。

当讨论整体闽语时
,

需要强调闽语的统一性 当讨论闽语内部的差别
,

讨论

闽语与周边其他汉语方言关系的时候
,

就必须重视闽语的分歧性了
。

本文后面将讨论闽语和

周边方言的关系
,

因此这里也将着重讨论闽语分歧性的一面
。

鉴于闽语七区里面
,

其中有六个

区的方言主要中心都在福建境内
,

下文讨论时主要以福建省境内的闽语方言举例
。

台湾省境

内的闽南话
,

广东省东部潮汕片闽南话
,

可以用福建省南部泉漳片闽南话作代表
。

海南省琼文

区和广东西部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方言
,

从移民历史
、

方言事实等因素考察
,

跟闽南区比较接近
,

也可以不单独讨论
。

首先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
。

闽语的南北分歧历来为语言学家所重视
。

本世纪四十年代以

后赵元任在 一书里
,

把汉语方言分为九区
,

其中把
“

厦门一汕头方言
”

和
“

福

州方言
”

分立
,

与客赣方言
、

湘语
、

吴语等其他方言并立
。

年上海申报馆 中国分省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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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语言区域图
”

把汉语方言分为
“

北方官话
、

西南官话
、

下江官话
、

吴语
、

湘语
、

赣语
、

客家

话
、

粤语
、

闽南语
、

闽北语
、

徽州方言
”

等十一个单位
,

其中闽南语
、

闽北语分立
。

年在讨论

汉语规范化问题的时候
,

有学者把汉语方言分为八区
, “

闽南方言
”

与
“

闽北方言
”

也是分立的
。

这种南北分立的主张尽管地理概念不太明确
,

但方言的特征是十分显著的
。

这一点单从表面

上观察就可以给人很深刻的印象
。

假设从莆仙地区经永春
、

大田
、

永安一带划一条闽语的南北

界线
,

界线以北包括闽江流域一带为闽北
,

界线以南晋江
、

九龙江流域一带为闽南
。

那么从南

望北看
,

方言的韵母数目逐渐减少
,

例如厦门话韵母多达八十二个
,

再望南的广东潮阳话韵母

竟达九十个
。

望北走古田话的韵母是四十七个
,

福州话的韵母如果不计籍紧音的差别也才四

十八个
,

而建贩话的韵母竟少到只有三十四个
。

从北望南看
,

方言的韵母种类越来越繁复
。

以

辅音韵母为例
,

北部除了宁德
、

周宁等少数方言点有〔
一 一 一

们和卜
一 一

等辅音尾韵母外
,

多数方言点只有卜们和【
一

尾韵母
,

而建贩
、

松溪
、

建阳等方言点只有 〔
一

们韵尾
,

望南走一进人

闽南方言区的地界
,

如永春
、

泉州一线
,

【
一 一 一

川和【
一 一 一 一

等辅音韵尾俱全
。

用最简单

的比较方法就可以看到如此显著的分歧
,

还用得着怀疑
“

闽南方言
”

和
“

闽北方言
”

存在着明显

的分歧吗

下面以福州话和厦门话为例
,

进一步讨论闽语的南北分歧
。

福州话和厦门话的差别最主要的表现在语音上
,

词汇上的差别较小
。

除了上文说到的以

外
,

还有几条很重要
。

例如

①福州话有 口 等撮 口呼韵母
,

如
“

桥 、 ,

香 。, ” 。 厦门话没有撮

口呼韵母
,

福州读撮 口呼的字厦门一般读为齐齿呼或合 口呼
。

②福州话韵母有
“

藉音
”

与
“

紧音
”

之别
。

这是韵母和声调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
。

阴平
、

阳

平
、

上声
、

阳入跟紧音韵母相配
,

阴去
、

阳去
、

阴入跟籍音韵母相配
。

紧音韵母里的主要元音比

髯音韵母较高或较前
。

从紧音变籍音
,

还往往出现单韵母变复韵母
,

细音变洪音
,

合 口撮 口变

开 口的变化
。

大家都知道
,

厦门话韵母是没有这种差别的
。

③福州话无鼻化韵
,

厦门话有系统的鼻化韵母
。

厦门话的鼻化韵主要出现于咸深山臻宕

江臻梗通几摄
,

但果假遇蟹止效流七摄也有读鼻化韵的字
,

如
“

艾 岌」
,

拐 岌 、”
。

因此
,

讨论

厦门这一类方言的时候
,

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阴声韵
、

阳声韵这类叫名
。

④福州话多音节连读
,

后字声母常发生有规律的音变现象
,

它的变化往往为前一音节韵母

所决定
。

厦门话没有明显的类似的变化
,

但厦门话频繁的有规则的变调现象
,

却是福州话所望

尘莫及的
。

⑤福州话文白异读相对说来比较少
,

厦门话的文白异读明显地成为两个系统的读音
。

有

人说闽语的文白异读很显著
,

这个说法太笼统
。

⑥福州话和厦门话一些 口语常用词不一样
。

据陈章太
、

李如龙 举例如下

道路 衣裳
,

眼镜 书本 味 香

福州 爆 。 , 衣裳
‘ 。 眼镜 、 习 习,

书
。

香 习

厦门 路 。 , 衫裤 直 ‘。 ,

目镜 恤 岌,

册
‘ 。

芳
‘ 习

值得注意的是
,

以上说到的语音差别对福州话来说都是系统性的
,

在闽东
、

闽北
,

甚至闽中

一带的闽方言中都有一定的代表性
。

从这种鲜明的南北分歧中
,

可以提出两种假设 一种假设

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相同
,

后来由于南北经济文化的差别
,

使原来十分一致的共同闽语产生了

分化
,

形成现在的南北分歧 另一种假设是南北闽语早期来历本来就不一样
,

只是由于长期的

方 言



融合过程
,

才形成了现在的南北闽语
。

前一种假设是由合到分的过程
,

后一种假设是由分到合

的过程
。

但是
,

不论哪一种假设被认为是合理的
,

我们相信南北闽语确实有过漫长的碰撞或磨

合的历史
。

这可以从现在的莆仙方言中得到证明
。

在闽语的分区里
,

莆仙方言区所辖范围只

限于莆田
、

仙游两县
,

即旧兴化府地区
,

在地理上正处于以福州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和以厦门为

中心的南部地区的交界处
,

因此在方言上形成了 自己突出的个性
。

例如管
“

桌子
”

叫
“

床
”

‘ ‘

们
,

福州
、

厦门读〔
一

声母的字
,

莆 田话都读成边擦音 斗
一

声母
。

这两个特点在福建境内

的闽语方言中都是独一无二的
,

雷州半岛的闽语方言中也有同类的词汇语音现象
,

很可能是莆

仙一带的移民带去的
。

但是莆仙方言有很多似榕 福州 非榕
,

似厦 门 非厦的模糊性
,

例如莆

田话有撮 口呼韵母
,

多音节字组里后字声母受前字韵母的影响而发生有规律的音变
,

都没有鼻

化韵母
,

只有〔
一

习
一

两个辅音韵尾
,

也管道路叫
“

爆
” , 〕

,

管灰尘叫
“

塌尘
”

明 二们
。

这些

都跟福州话完全相同
。

莆田话韵母没有
“

紧音
”

和
“

籍音
”

的差别
,

文白异读自成两套读音系统
,

口语里说
“

狗
、

茄
、

芳
”

不说
“

犬
、

紫菜
、

香
” 。

这些都跟厦门话十分一致
。

莆仙方言的这种现象
,

是南北闽语长期碰撞或磨合的结果
,

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
。

现在再来讨论闽语的东西分歧
。

福建境内东西闽语大致以南北走向的戴云山脉为界线
。

戴云山脉东侧直至沿海平原闽南
、

莆仙
、

闽东三区为东部闽语
,

有的学者称为海岸闽语 戴云山

西侧以及北端闽中
、

闽北
、

邵将三区为西部闽语
。

邵将区的邵武方言的归属有不同意见
,

可以

暂时搁置
。

海南省的琼文区和雷州半岛的雷州片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
,

都更加靠近东部三区

的闽语
,

与西部三区的闽语有较大的距离
。

早期的闽语研究横向观察较细
,

纵向对比不足
。

关

于闽语的东西分歧
,

过去注意的不够
,

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后
,

特别是 年前后的福建

汉语方言普查以后
,

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
。

中国语言地图集 》 图说明文字中说到
“

就福建省境内而言
,

东部沿海地带平常认为是闽语的中心
,

西部地带是客家话
,

中部地带是具

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地区
。

从东望西
,

闽语的成分逐渐减少
,

客家话的成分逐渐增多
。 ”

本

文所说的西部闽语
,

所指的就是福建省中部地带具有某些客家话性质的闽语
。

东部三区的闽语
,

尤其是福州话和厦门话
,

尽管有很多分歧
,

但比较于西三区而言
,

它们之

间的共同之处仍然很多
。

从语音上看
,

东部三区闽语的声母都符合典型闽语
“

十五音
”

系统
,

福

州话今声母跟 戚林八音 有明显的承继关系
,

厦门话今声母跟 粱音妙悟 》和 雅俗通十五音 》

的承继关系也一目了然
。

恰恰在这一点上
,

西部闽语尤其是闽中一带的闽语跟东部闽语形成

了令人注目的分歧
,

西部闽语突破了典型闽语的
“

十五音
”

系统
。

例如沙县
、

永安一带
,

古精庄

章三组字分化为舌尖前音 ’ 和舌叶音 丁寸 两套声母
,

古精组字都读 ’
,

古庄

章组字主要读 ’
。

古精庄章组字今声母的分化
,

对汉语方言来说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
,

不可小看其价值
。

另外
,

西部闽语地区广泛存在古来母字今读〔
一

〕声母的现象
,

例如

露 卵 螺 鳞 笠

永安
, ‘ ‘ 了 ‘

沙县
, ‘ 了 ‘

建贩 、 , 叼 , , 习
,

松溪 ‘ 习‘ 、 习 。 ,

这种边音声母擦音化的变化
,

东部闽语现在还没有记录
。

其他汉语方言也还没有发现有这方

面的报告
。

对此
,

罗杰瑞
、

梅祖麟 有专文讨论
,

可资参考
。

从词汇上看
,

一些 口语常用词

也有很明显的差别
,

下面根据陈章太
、

李如龙
,

摘举
“

他单数第三人称
、

人
、

猪
、

泥土
、

雾
、

说话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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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例
,

对比东部闽语福州
、

莆田
、

厦门和西部闽语永安
、

沙县
、

建甄等六处方言的说法
。

他 人 猪 泥土 雾 说话

福州 伊 农 ‘ 习 猪 垫 ‘ ‘

雾
‘

讲话
仁 习 ,

莆田 伊 农 习 猪 垫 ‘
‘

、 雾 ‘ 讲话 叨
,

厦门 伊 农 叼 猪 垫
‘。 雾

,
讲话 叼

‘

永安 渠 刃 人 ‘ 岌 稀
‘

泥 露
,

话事 。 , ,

沙县 渠 人 二 。 稀
‘ ‘

泥 ‘
露

,

话事
, ,

建贩 渠 人 习,

稀
‘

泥
,

露 , 话事
, ,

以上比较条 目中
, “

人
”

和
“

猪
”

的说法尤其值得注意
。

东部闽语管人叫
“

农
” ,

是典型闽语的

说法
,

来历久远
,

详见黄典诚
。

西部闽语管猪叫
“

稀
” ,

见 方言 卷八
,

又 广韵 上声尾韵

虚岂切
“

楚人呼猪
” ,

用法历史也很悠久
。

由此可见
,

东西闽语的分歧不是偶然的
。

有学者问
,

在闽语的内部分歧中
,

是南北分歧是主要的
,

还是东西分歧是主要的 回答这个问题有困难
。

因为无论是南北闽语或东西闽语
,

到 目前为止
,

都还缺乏全面的
、

细致的比较研究
,

不论是量化

数据或性质上的轻重
,

我们现在都缺乏根据
。

其实
,

这个问题无关宏旨
。

重要的是要承认闽语

同时存在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
,

这是一样都不可忽视的两个方面
。

由于要强调东西分歧而忽

略南北差异
,

在讨论整体闽语时难免陷入困境
,

反之亦然
。

鑫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一

现在可以进一步讨论闽语与周围的汉语方言的关系
。

闽语北邻吴语
,

西部和西南部与客

家话相接
,

南部与粤语交界
,

本节实际上是讨论闽语与吴语
、

客家话
、

粤语的关系
。

邵将区的闽

语是跟赣语区域相邻的
,

区内邵武一带的方言具有许多赣语的特点
,

其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

见
,

因此本文暂不讨论
。

上文细说闽语的定义和闽语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分歧是为本节的讨论

张目的
。

首先必须指出闽语在周边方言中
,

有它的特殊性
。

上文讨论闽语的定义
,

已经很好地说明

了这一点
,

可以再举例子说一说
。

从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稻子说起
。

南方以稻米为主粮
,

水

稻种植的历史到底起于何时尚待考证
,

但年代久远是可以肯定的
。

北方以前基本不种水稻
,

近

几十年来也只是小面积种植
。

反映在汉语的词汇上
,

稻子及相关的说法
,

可以成为南北方言的

区别词
。

北方
“

稻子
”

指田里的植株
, “

稻谷
”

指未去壳的稻子的子实
, “

稻米
”

指去壳以后的子实

也可以说
“

大米
” ,

但口语一般不单说
“

米
” ,

单说
“

米
”

在北方方言中多指小米
。

三项东西的中

心语素都叫
“

稻
” 。

并非重要作物
,

无需细分
。

南方则不同
,

稻子的说法是三分的
。

下面举闽语

福州
、

厦门
、

雷州
、

建匝
,

吴语上海
、

宁波
、

温州
、

金华
,

客家话梅县
、

江西于都
,

粤语广州
、

东莞等

十二处方言为例
。

福州 厦门 雷州 建贩 上海 宁波

稻子 釉 , 幸由 」 幸由 」 禾 。 , 稻 。刁 稻

稻谷 粟
‘ 」 粟

‘

粟
‘

粟 刁 谷 谷

稻米 米 」 米 、 米 劝 米 、 米 、 米

温州 金华 梅县 于都 广州 东莞

稻子 稻 。」 稻 , 禾 」 禾 丫 , 禾 禾

稻谷 谷 谷 谷 谷 谷 谷

稻米 米 刁 米 , 米 。 米 。 米 , 刁 米 刁

· 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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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
,

稻子也可以成为闽语
、

吴语
、

粤语和客家话的区别词
。

吴语是
“

稻谷

米
”

三分自成一类
,

粤语和客家话是
“

禾谷米
”

三分另成一类
,

证明粤
、

客方言十分亲近
。

闽语也

自成一类
,

但东西部有差别
,

东部是
“

釉粟米
”

三分
, “

柏
”

集韵 去声肴韵直枯切
“

稻实
” ,

古今

所指不完全一致 西部是
“

禾粟米
”

三分
,

永安
、

沙县一带稻子的植株都叫
“

禾
” ,

跟粤
、

客一致
,

但

稻实都叫
“

粟
” ,

跟其他闽语一样
。

这个古老的事实
,

再次证实了闽语在周围汉语方言中的独立

性质
,

也说明了闽语内部的分歧
,

这种分歧跟周围的方言是有密切关系的
。

其次应该说明
,

我们不能过分强调闽语在周围方言中的特殊性质
。

过去的闽语研究文献

中
,

有些存在夸大这种特殊性质的倾向
,

应该引起注意
。

一方面是现有划分的各大区
、

区的汉

语方言中
,

每一种方言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质
,

具有 自己明显的特点
,

闽语周边的吴
、

客
、

粤诸大

方言无一不是如此的
。

例如吴语方言的古塞音
、

塞擦音声母
“

三分
” ,

很多地方还管看叫
“

望
” ,

如上海【 刁 ,

宁波〔 、
,

金华【 训 客家方言一部分古全浊声母上声字今读阴平调
,

单数

第一人称我说
“

涯
” ,

如梅县 〔乎
,

于都〔钾
、 〕

,

把东西藏起来不说 口浪切的
“

因
” ,

而说
“

僻
” ,

《广韵 去声劲韵防正切又蒲径切 如梅县 〔 叼、 〕
,

于都〔 汪 粤语方言韵母的长短音系统
,

管看叫
“

娣
” ,

集韵 》去声界韵大计切
“

说文 目小视也
。

南楚谓钙曰娣
” ,

如广州 咸 门
,

都是

它们独立性质的明显特征
。

另一方面是闽语和它周边的吴
、

客
、

粤等诸大方言
,

是我国南方最

大的汉语方言共同体
,

无论是从形成的历史基础来看
,

还是发展演变的规律来看
,

都有许多共

同的特点
。

以下举
“

敲
、

日
”

这两个 口语常用的共同词汇成分来讨论
。

敲
,

集韵 上声厚韵他口切
“

展也
” 。

这是一个闽
、

吴
、

客
、

粤方言普遍使用的口语常用词
。

例如闽语福州话打开 包着或卷着的东西 说〔
‘ , ,

歇一歇
,

休息说
“

敲气
” , ’以

,

揍

鼻涕说
“

敲鼻
” ‘ 刁 ‘。 ,

捆札着的东西散开脱落了说
“

音支散
” ‘ , 卜 叼 或

“

音支口
”

‘ 月 , 厦门话用得更加广泛
,

发泄怨愤说
“

音支气
” ‘ 、 ‘ ,

使通气
,

透气则说
“

敲

气
” ‘ 、「 ‘

或
“

敲风
” ‘ 、

·

叨
,

对人开导
、

启发说
“

开敖
” ‘ ‘ 、 ,

抽身走开

说
“

敲退
” ‘ 、 ‘ ,

摆脱 纠缠 说
“

敲脱
” ‘ 、 ‘ 。

吴语上海话展开说
‘ , ,

急

躁
、

冒失
、

不镇定说
“

敲乱
” ‘ 飞 。刁门 金华说

‘ , ,

喘气说
“

敲气
” ‘ 、卜 。‘ 温州说

‘ 。 ,

呼吸说
“

音支气
” ‘ 。一 ‘ 闷 ,

叹气说
“

敲大气
” ‘ 。 丫 卜 ‘ 、 ,

气喘吁吁说
“

敲气

不力
” ‘ 。 ‘ , 。卜 。

粤语广州话说
‘ , , ,

歇暑假说
“

敲暑
” ‘ , 。 ,

歇凉儿

说
“

敲凉
”

’
。

客家方言梅县话说 ’ 们
,

很多地方的客家话也有
“

敲气
、

敲大气
”

等

说法
。

日
,

《广韵 》字形作
“

酬
” ,

去声候韵都豆切
“

说文遇也
” 。

《说文 》段注
“

凡今人云日接者
,

是

遇之理也
” 。

朱骏声《说文通训定声》
“

今木工所谓门禅是也
” 。

今方言写作
“

日
” 。

《厦门方言

词典 页记作
,

共有 ①帮忙
、

协助
,

②和谐相处
,

配合得来
,

③凑合
,

凑数
,

④总计
,

合

计
,

⑤比赛争胜等五个义项
,

同时收入
“

日散 比喻凑一份以便使某种活动能进行
、

日散帮忙
、

门无闲 ①帮

助
、

帮忙
,

②比喻添麻烦
、

门纽一种纽扣
、

日手助手
、

日头协作的人
、

日闹热凑热闹
、

门心适适合别人的兴趣
,

叫别人

高兴
、

门阵 许多人 结伴
、

日空串通
、

勾结
、

日伴搭伴
、

日搭 ①融洽
,

②配合 ”等口语常用词语
,

可见 日常使用

频率之高
。

福州话说〔
,

基本语义跟厦门话差不多
。

这个字眼在闽语周围的方言也是很

常用的
。

例如吴语上海话说 〔丫们
,

管对眼 两眼的瞳孔同时向中间倾斜 叫
“

门鸡眼
” 丫 , 卜

、 习。刁卜 宁波话说 、 , ,

逆水说
“

门水
”

, , 从。、 ,

顶风说
“

日风
” , , 。 习、 金

华话说
,

写字不按正确的笔顺
,

胡拼乱凑说
“

日日
”

·

温州说 , ,

对眼说
“

日

眼
” 、 习 刁门

,

五步蛇 一种毒蛇 叫
“

日蝮
” , 卜 ‘ ,

日时两个戏台竟赛演出说
“

日台
”

年第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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勺 。 ,

打架说
“

日打
” 、卜 。。 ,

众人凑钱聚餐说
“

门伍吃
, , 勺 匀刁

‘ 训 。 。

粤语

广州话说 、」
,

使用范围与语义组合跟闽语非常相似
。

广州方言词典 》 一 页
,

收入
“

日架势比阔气
、

比排场
、

日字拼字
、

网负气互相赌气
、

门大比地位高
、

日鸡眼
、

日走赛跑
、

日 口角争吵
、

日靓
比美

、

日醒比阔气
、

网八宝门法
、

日智
、

门肠 ①比阔气
,

②比本事
、

日驳辩论
、

日木做木工活儿
、

日肉韧日气
”

等口

语常用词语
。

客家方言梅县话说 〔 们
,

各种事情都凑在一块儿说
“

日五恰六
”

〔 、「 加
‘ 」 ,

紧急说
“

门紧
” , 「 劝 ,

互相残杀说
“

日杀
” 、 」 。

闽
、

吴
、

粤
、

客方言类似
“

教
、

日
”

这样的共同词汇成份
,

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来
。

有时候
,

各

方言之间习用字形的差异
,

会掩盖语词相同来历的本质
。

例如粤语多数方言管睡觉叫
“ ” ,

广

州〔 」〕
,

东莞〔。、
。

其实
“

刽
”

是粤语地区通行的俗字
,

本字就是
“ 目困

” ,

也广泛通行于闽语
、

吴语
、

客家话等诸大方言
。

值得指出的是
,

这样的共同词汇成份
,

其通行区域
,

有时还更广泛
。

就以
“

音支
、

日
”

两字来说
,

也是湘语
、

赣语
、

平话方言的 口语常用词
,

跟南方诸大方言相邻的一些

官话方言
,

例如扬州
、

徐州
、

柳州
、

武汉等地
,

也常见有这两字的说法
。

肆 闽语跟周边方言的关系之二

现在可以深一步说明闽语和吴语
、

粤语
、

客家话的具体关系
。

先拿
“

站立
、

没有
“
有
”
的否定

、

吃 饭
、

滴 水
、

鼻子
”

五个 口语常用词为例
,

比较闽语福州
、

厦门
、

建贩
,

粤语广州
、

东莞
,

客家

话梅县
、

江西于都
,

吴语上海
、

宁波
、

温州等十处方言的说法
。

站立 没有 吃 饭 滴 水 鼻子

福州 倚
‘ 。‘ 无 ‘ 、 食 滴 小 鼻

‘。 训 ,

厦门 倚
‘ 」‘ 无

‘ 。 食 滴 」。 鼻 叮 ,

建贩 倚
‘ 。、 无

‘ 劝 磕 。、 滴 刁 ,

鼻
‘ ,

广州 倚 ‘ ‘ 刁 有 ‘ 刁 食 月 谛 , ,

鼻 」 ,

东莞 企 ‘ ‘。 刁 有 ‘ 、月 食 欲 滴 鼻 , 、 ,

梅县 倚
‘ , 无 」 食 就飞 鼻

‘ 、 ,

于都 倚 。‘ 」 有 ‘ 。 , 食 , 、 , 滴 。 。

鼻
‘ 、 ,

上海 立 , 阮 刁 阳舒 噢
‘ 。 。

谛 。,

鼻头 曰 」 丫刁。

宁波 立 妇 阮 单 , ’ 噢 。‘ 口 , ,

谛 , ’ 鼻头管缺
卜

蜘 找
。

温州 倚 ‘ 刁 有 。 吃
‘ 训 ,

谛 勺 ,

鼻头 丫 」卜

下面对这六个 口语常用词略作说明
。

站立
,

闽
、

粤
、

客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
,

绝大多数地点都说
“

椅
” ,

东莞方言词典 》写作
“

企
”

是粤
、

港
、

澳等粤语地区通行的俗字
,

非本字
。

倚
,

《广韵》上声纸韵渠绮切
“

立也
” ,

古全浊

声母上声
,

福州
、

厦门读阳去
,

广州
、

东莞
、

温州读阳上都是通例
。

建贩读阳入
,

梅县
、

于都读阴

平也符合当地方言古今声调演变规律
。

吴语内部的说法略有分歧
,

上海和宁波都说
“

立
” ,

《温

州方言词典 记录说
“

倚
” ,

钱乃荣 记音相同
,

但字形写作
“

瞪
” ,

据张惠英 崇明方言词典

第 页也说
“

倚
” 、 。

没有
,

闽语福州
、

厦门
,

客家话的梅县
、

于都都是阳平调
,

字形上从俗写作
“

无
”

或
“

有
” ,

其共

同来历当是古开 口一等豪韵明母字
。

建甄方言这个字的来历与此相同
,

古平声浊音声母今读

上声在建颐是通例
。

粤语的广州
、

东莞字形也写作
“

有
” ,

是阳上调
,

显然跟赣语南昌
、

湘语长沙

方 言



的
“

冒”
’

来历一致
。

吴语的说法 内部也不一样
,

温州说 〔
‘

习
,

钱乃荣 记作
“
嗯口

”

【二刁
,

和上海
、

宁波不同
,

跟闽语
、

客家话也不一样
,

来历待考
。

吃 饭
,

除了建贩以外
,

闽语
、

客家话都说
“

食
” ,

福州本地也写作
“

债
”

或训读字
“

吃
” 。

建匝

说〔。、 〕
,

西部闽语各地点说法与此相似
,

例如永安〔 〕
、

沙县 ‘ 。
、

松溪〔。 〕
,

建既方言词典

写作
“

磕
” ,

《广韵 》菜韵摘辄切
“

响田
” 。

但陈章太
、

李如龙 是讲究本字的
, “

吃不得
”

这几

处方言都写作
“

食怀得
”

或
“

蛤食得
” 。

粤语中心地区如广州
、

东莞等地也说
“

食
” ,

但粤语的非中

心地区多数地点都说
“

噢
” ,

见于 广韵 》入声锡韵苦击切
“

噢食
” 。

据詹伯慧
、

张 日异 第

一 页
,

粤西十县市中高要
、

四会
、

广宁
、

德庆
、

怀集
、

南丰
、

新兴
、

平台等八处都说
“

噢
” ,

只

有云城
、

罗定两地说
“

食
” 。

笔者有一次在韶关大学作短暂停留
,

曾与中文系庄初生老师讨论到

这个现象
,

庄老师说粤语地区原来应该都是说
“

食
”

的
,

后来大批江西移民进入粤西等地
,

带来

赣语区
“

噢
”

的说法
,

并逐渐取而代之
。

这个见解颇有道理
。

吴语上海
、

宁波也说
“

噢
” 。

这个说

法通行于吴语方言大部分地区
,

也常见于湘语
、

赣语各地
,

如长沙说〔’ 刁
,

〕
,

南昌说〔’ 飞 。

南部吴语除了说
“

噢
”

外
,

永康说
“

食
”

【口习
,

跟闽语一样
,

而温州说
“

吃
” ,

和北京等多数官话方

言一致
。

《广韵》入声迄韵居乙切
“

语难
。

汉书曰司马相如吃而善著书也
” ,

是
“ 口吃

”

的意思
,

跟现代汉语方言里吃饭
、

吃东西的
“

吃
”

音义都无关涉
。

北京
、

温州等地的
“
吃
” ,

从来历上看相

当于入声三等昔韵的昌母字
。

滴 水
,

闽语
、

客家话都说
“

滴
” ,

见于 广韵 》入声锡韵都历切
“

水滴也
” 。

闽语
、

客家话表

示数量少
,

一点儿也说
“

滴
”

或
“

一滴仔
” 。

于都方言词典 页
“

滴
”

做量词
,

如
“

一滴水
”“

一滴

油
”

等
,

记音为
’ ,

表面上看韵母和声调都特殊
,

但 页
“

差滴仔
” ‘ 、 。 「

·

的

口月是阴入调
,

跟其他闽客方言完全一致
。

我们还注意到
, “

滴 水
”

字的说法也见于湘语
、

赣语以及很多的官话方言
,

分布范围极其广泛
。

上海
、

宁波
、

温州都说
“

滞
” ,

见于 集韵 》去声雾

韵丁计切
“

泣貌
,

一曰滴水
” 。

粤语的情况很有意思
。 “

滴 水
” ,

东莞方言词典 》 页作
“

滴
” ,

跟闽
、

客方言一样
,

但 广州方言词典 》 页作
“

谛
” ,

跟吴语方言完全相同
,

这个记录在

近期的粤语方言材料中难得见到
。

据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方小燕先生告知
,

现时广州人的 口

语中不说
“

谛
”

【 们
,

而说
“

滴
”

【 习
。

年轻人固然全不说
,

连中老年人 至 岁 也不说
。

但

在惯用语里
, “

谛
”

字还可偶而一见
,

如说
“ 口水渗渗涂 口水垂滴状

,

形容嘴馋或羡慕某事的神态 。”

叮 。 , 七, 讯刁”
。

如果表示数量少
,

粤语多数地点都说
“

哟
” ,

有的同时也说
“

滴
” ,

例如广

州说
“

一 。的一点儿
, ,

俄
, “

一 。的口的一点点儿
” 俄 , , , “

滴多一丁点儿
” , , , “

滴滴一
点点 ” , 。

像广州话这样
“

哟
”“

滴
”

音义分化的情况跟南昌
、

长沙等地的方言有某种类

似之处
,

很值得进一步调查研究
。

鼻子
,

各点方言表面上看都说
“

鼻
” ,

实际上不一致
。

从汉语方言考察
, “

鼻
”

字有两个来源
,

一个是《广韵》去声至韵的
“

毗至切
” ,

见于闽语
、

粤语
、

客家话
,

有的读阳去
,

有的读阴去
,

例如福

州话【’。
’

是鼻子
,

名词
,

阴去调 又 ’成。 ’ 是用鼻子闻
,

动词
,

阳去调
。

另一个当是入声全

浊声母
,

即宋闽县人孙奕《示儿编 》卷十八
“

声伪
”

条
“

以鼻为弼
”

的说法
,

这个读音《切韵 失收了

详见李荣 第 页
,

见于上举吴语上海
、

宁波
、

温州等地
。

长沙读【 小
,

南昌读〔’ 〕
,

北京读 。 也是来源于入声的读音
。

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
,

闽语跟客家话
、

粤语有很亲近的关系
,

跟吴语
,

尤其是温州等地的

浙南吴语关系也非常密切
。

我们可以就此作进一步的讨论
。

吴语南北差别也比较大
。

关于浙南吴语跟闽语的关系
,

中国语言地图集 吴语图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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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说明有非常简单明了的介绍
。

归纳起来
,

最重要的有三条 ①闽语把
“

人
”

说作
“

侬
” ,

整个吴

语区这个词的说法正好分为两大派
,

北部多说
‘玮 ‘
琳们

,

音同
“

银
” ,

南部多说 〔
‘ 。娜

‘ 。州
‘

们
,

音同
“

侬
”

或
“

能
” ,

跟闽语类似
。

②闽语远指多说作
“

许
” ,

吴语匝江片也说
“

许
” ,

如温州

【
、

乐清
‘

娜
。

③吴语龙衙小片跟闽语相同点更多
,

如庆元管
“

脚
”

说
“

散
”

〔
‘。。〕

,

管
“

家
”

说
“

处
”

膺 。‘ , ,

管
“

袖子
”

说
“

手碗
” ‘ 。‘ ‘

钩
。

等等
。

罗杰瑞 例举了浙江西南部江

山方言中类似闽语的成分
,

语音方面五条
,

词汇方面十条
,

其中也包括
“

戍伤遇切
“

舍也
” ,

即上文的处

膺 散农即侬
”

等字
。

有一点需要说明
,

以上所举的例子中
,

如管人叫
“

农
”

或
“

侬
” ,

浙南吴语只

是跟东部闽语相同
,

跟西部闽语还是不一样的
,

沙县
、

永安等西部闽语说
“

人
”

不说
“

农
”

或
“

侬
” 。

温端政 描写了浙南苍南县境内灵溪话 浙南闽语
、

龙港话 南欧语
、

钱库话 浙南蛮话
、

金乡话
、

舍话等五种方言
,

游汝杰
、

杨乾明编纂的《温州方言词典 》
,

他们都提供了更多的浙南吴

语和闽语相互关系的事实
。

闽语 尤其是东部闽语 跟吴语
,

特别是浙南吴语有着密切关系
,

这

是不容置疑的
。

但是在注意到闽语和南部吴语之间的密切关系的时候
,

它们之间的区别应该引起足够的

重视
。

这一点从上文比较举例中已经可见一斑
。

可以再举一个更深层次的例子
。

把蔬菜中不

能吃的部分择除
,

留下可吃的部分
,

北京说
“

择菜
” , “

择
”

字来 自《广韵 》入声陌韵场伯切
“

选

择
” 。

择菜的
“

择
”

吴语内部说法不同
,

北部吴语包括上海等地叫
“

拣
” ,

南部昊语温州等地也说
“

拣
”

这一点又跟粤语的多数地点方言一致
,

但金华等地叫
“

择
” ,

例如曹志耘 金华方言词典

记作〔 舒刁
,

用于
“

择菜
、

择意故意
,

特意
、

择日子
”

等
,

也是来自场伯切
。

据我的同事谢留文先生

研究发现
,

客家话梅县
、

翁源
、

连南
、

东莞 清溪
、

揭西
、

秀篆
、

武平
、

长汀
、

宁化
、

宁都
、

大余
、

瑞

金
、

于都
,

闽语建欧
、

福州
、

厦门
、

潮州等地也叫
“

择
” ,

如梅县
‘

砍
、

于都
‘ , 、’ 、建甄 。 , ‘ 、

福州〔 〕
、

厦门〔。为 等
。

根据古今语音演变规律
,

广韵 》场伯切来的
“

择
”

字不能解释梅

县
、

福州等地的读音
,

应该另有来历
。

比照 广韵
“

择
”

字有场伯切和徒落切两读
,

集韵
“

择
、

蜂
”

两字有直各切和达各切两读
,

客家话
、

闽语里的
“

择
”

字
,

相当于《广韵 》的徒落切
,

只是韵书

失收了
。

就是说
,

金华等地南部吴语的
“

择
”

来自场伯切
,

闽
、

客方言的
“

择
”

来自徒落切
。

界限

分明
,

两不相混
。

粤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是早就知道的
。

中国语言地图集 》 是东南地区汉语方

言图
,

文字说明中指出
, “

你是谁 这是什么 是不是
”

的
“

是
” ,

好像在粤语和客家话里都说
“

保
” ,

粤语和客家话之外
,

还不知道有其他方言
“

是
”

说
“

像
”

的
。

因此
,

判断词的说法成为粤
、

客

方言亲近关系的生动例证
。

闽语和客家话之间的亲近关系
,

近年来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广泛关

注
。

最系统性地讨论这个问题的
,

大概当推罗杰瑞和张光宇
。

罗杰瑞 中译本 直接

了当地说
“

客家话和闽语很接近
,

如果不是同一个来源
,

就不好解释
” 。

并且指出
,

闽
、

客方言

至少有三方面的共同特点 ①中古舌上声
,

闽语仍读舌头音
,

客家话也有这种遗迹
。

②边音鼻

音很多字
,

都读阴调类
。

③闽
、

客方言有一些共同用词
。

张光宇 完全把闽
、

客方言放在同

一个平面上进行交叉讨论
,

论证闽
、

客方言的亲近关系可谓用心良苦
。

但是
,

闽
、

粤方言之间的

关系如何 这个问题较少引起人们的关注
。

其实
,

从上文说到的很多例子
,

已经可以证实闽语

和粤语
、

客家话之间存在着十分亲近的关系
。

同样
,

也不能夸大闽
、

粤
、

客方言的这种亲近关

系
。

如果举出它们之间的差别
,

包括深层次的差别
,

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
。

闽语
、

粤语
、

客家

话
、

吴语 尤其是南部吴语 以及赣语等诸方言之间的关系
,

可以看作是一种共同体
,

我们可以

从语法的角度
,

以
“

有
”

字句做进一步的讨论
。

闽语
、

粤语
、

客家话普遍存在
“

有
”

字句

方 言



郑游德 对福州方言的
“

有
”

字句有详细的描写和分析
。

其中有三种句式是北京话所

没有的

①有 十 动词 或动词短语
,

具有肯定动作
、

行为的真实存在或业已发生等功能
。

例如

伊膺有养鸡鸭他家是养了鸡鸭的 , ‘ 一 刁 叨扎 , 卜 口
。

我有接到通知我接到通知了 砂 劝 一 刁卜 口
‘
。, 一 , 。

我有吃 食 饱我吃饱 职 明 一 刁 笋明
。

②有 形容词
,

这种形式的肯定陈述句一般是后续句而不是始发句
,

并对后面的形容词起

强调或申辨作用
。

例如

汝大概无食饱你大概没有吃饱吧 、 刁卜 ‘ 一 、 一 卜 砚
—有饱

饱了 刁 砚

伊有无癫他戚勿吗 , 。 刁 、 阅 ,

—有癫
是疯橄 刁 阅 , 。

③有 够
,

其中
“

有 够
”

表示数量足
“

有 够 形容词
”

表示程度高
。

例如

再加滴图就有够了再加一点儿就够了 , 一 垃 叼 、 一 、卜 。

只双鞋有够长这双鞋够大了 业 一 叮护 引 一 川 卜 习, 。

郑雌德在文章最后指出
,

方言
“

有
”

字句的用法的异同还可以作为画分方言区域的一个重

要参考
。

李新魁等 对广州方言语法进行研究时
,

也专门讨论了
“

有
”

字句
。

指出
“

有
”

字句是肯

定句的一种
, “

有
”

是助动词
,

肯定后头谓词性成分所叙述的动作
、

行为
、

情况等已经存在或已经

发生
。

例如

我有交保管费啊我交了保管费了
。

防火措施都有经常强调慨防火措施经常强调的
。

琴 日我她有去过阿婉个度昨天我们到奶奶那儿去过
。

黄雪贞 讨论客家方言的词汇和语法特点时
,

指出客家话
“

有
”

字可以表示
“ 已经

,

已

然
”

的
“

已
” , “

有
”

字可以用在动词前
,

也可以用在动词后 宾语前
。

以梅县方言为例

拒有来电话他来电话了 」 , 一 ‘ , , 。

你有着寒衣无你穿了冬衣没有 」 , , 户

拒买有木瓜 他买了木瓜了 , , 」 如 、 一。

大家都分有钱无大伙儿都分到了钱没有
‘ 、 如 , ,

卿
, , ‘

以上三位作者的描写有详有略
,

分析角度也不一样
,

但对
“

有
”

字句的主要用法的看法是一

致的
,

都认为这是所描写方言区别于北京话的最重要语法特征之一
。

吴语里有无类似的用法
,

现在还没有看到专门的讨论
。

但跟北部闽语相邻的浙南吴语
,

却是有某些记录的
。

据游汝杰
、

杨乾明《温州方言词典 页
“

有
”

字条目下的例句
“

渠啦该几年不晓得纽宕钞票近挣来
,

人家

家庭妆起有显
” ,

这是形容词之前用
“

有
”

的例子
。

又据郑张尚芳先生告知
, “

有
”

字在温州方言的

用法
,

跟闽语有很多相同的地方
。

我们希望有机会看到详细报道
。 “

有
”

字句在汉语方言的分

布范围有多大
,

现在还没有调查研究
,

但是把它作为闽
、

粤
、

客方言以及浙南吴语亲近关系的又

一例证则是没有间题的
。

伍 引申的话腼

现在可以对本文的讨论略加引申
,

讨论一点相关的间题
。

我们既要看到闽语的统一性
,

又

要看到闽语的南北分歧和东西差异
,

闽语内部的分歧性还是十分引人注意的
。

跟周围的吴语
、

客家话
、

粤语相比较
,

闽语有其一定的特殊性
,

但不应夸大这种特殊性
。

这是因为闽语和它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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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的吴
、

粤
、

客以及赣语等方言是汉语南方方言最大的共同体
,

互相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
。

具体说来
,

东部闽语跟南部吴语
,

尤其是浙南吴语有不少共同点 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

特别密切 南部闽语跟粤语
、

客家话都有明显的关系
。

因此
,

在具体研究问题的时候
,

应该把闽

语跟周围的方言逐一进行比较
,

要是笼统地说闽语跟那一个方言就有特别的关系
,

难免碰到一

些困难
。

这种状况比较符合闽语及其周围地区的历史地理事实
。

关于早期的历史地理事实
,

请参

看陈国强等
,

这是一本简单明了的著作
。

总之
,

闽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环境
,

接受周

围地区历史地理环境和方言文化影响的条件并不完全一样
,

所以有了它今天分歧性的一面
,

这

种分歧性有时是很大的
。

再从历史上来看
,

汉以后的闽中郡延及隋唐
,

所管辖的地区恰好包括

今天福建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浙南地区
,

浙南地区与福建东部沿海独得海上交通之便
,

因此南部

吴语
,

尤其是浙南吴语跟闽语
,

特别是东部闽语形成了很多的共同点
。

福建西部地区是客家人

最重要的聚居地之一
,

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就注意到
,

历史上的客家移民和说闽语移民有着

千丝万缕的关系
,

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西部闽语跟客家方言的联系特别密切
。

至于说到南

部闽语跟粤语
、

客家话的关系
,

那是显而易见的
。

广东境内粤语
、

闽语 闽南区的潮汕片
、

客家

话相互为邻
,

几成鼎立之势
,

互相影响
、

互相渗透正在情理之中
,

详见詹伯慧 再说
,

长期

以来闽
、

粤
、

客地区大批移民海外
,

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众多的既相对独立
,

又互相联系的华人社

区
,

他们在语言上的互动趋势
,

对闽
、

粤
、

客方言不能不产生重大作用
。

以上只是简单的说一

说
,

详细的叙述将需要相当冗长的篇幅
,

这不是本文作者能胜任的任务
。

讨论方言与方言之间的关系
,

近年来引起了起来越多学者的兴趣
。

闽语与周围方言的关

系很自然成为焦点的话题
。

这可能跟闽语的某些特殊性
,

以及这种特殊性曾经被不适当夸大

多少有点儿关系
。

撇开这个不说
,

讨论闽语跟周围方言的关系还是很有意义的
,

正如讨论其他

方言之间的关系一样有价值
。

因为讨论方言之间的关系
,

将大大地促进方言比较研究的开展
。

就现状而言
,

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
。

而且这种比较研究还带有难以避免的片面性
,

例

如比较的材料很少
,

取材的个人随意性太大
,

不能全面照顾方言事实等等
。

本文的研究也有片

面性
。

有感于以往讨论这个话题时
,

语音的材料多
,

词汇的材料少
,

本文作者更多地侧重于从

词汇的角度讨论问题
。

但是词汇具有很大的开放性
,

其系统性却远不如语音的系统性整齐
,

并

且可供方言比较之用的词汇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
,

因此只能举一些重要的例子来说明
。

这就

难免带上个人随意性的色彩
,

事实上也就很难全面地照顾方言事实
。

是以疏漏之处定然不少
,

望高明指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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